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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影视的叙事方式和美学意蕴
钟丽茜

摘　 要： 上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出现的国产 “主旋律” 影视片， 是 “中国梦” 影视最晚近的 “前史”，

对当下的 “中国梦” 影像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主旋律” 影视片的叙事方式主要体现为宏大叙事与

微观叙事相结合、 将政治理念伦理化情感化、 叙事方法和视角多样化、 引入类型化叙事模式等。 其美学意

蕴表现为前瞻引导性的观念之美、 体现历史前进方向的崇高精神之美、 升华提纯的信仰之美、 严整逻辑叙

事的理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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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 年 ３ 月， 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 电影主管部门首次提出 “突出主旋律， 坚持多样化” 的

口号， 从此， “主旋律” 影视片的创作成为中国特色的一种文艺现象。 而当 “中国梦” 影视概念出现

时， 我们可以认为从上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起面世的 “主旋律” 影视是 “中国梦” 影视最晚近的 “前

史”， 其中的优秀作品已经基本符合 “中国梦” 影视作品应有的叙事模式和美学标准， 总结和反思国产

主旋律影视片的叙事方式与美学意蕴， 对于未来创作 “中国梦” 影像艺术作品， 当颇有裨益。

一、 当代国产主旋律影视的叙事方式

面对 “后革命时代” 的大众文化氛围， 当代主旋律影视片要运用富于时代色彩、 伦理化、 人性化

的方式， 来表现历史事件与正面人物。 综观上世纪 ８０ 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大约 ２０ 年间的国产电影与电视

剧， 笔者认为， 主旋律影视片的叙事方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 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 在宏观时代背景下突出生动的历史细节与细腻的人性侧面

上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的国产红色经典影视片， 因大多创作于浓厚的政治氛围下， 叙事往往呈现为强

烈的 “二元对立” 冲突， 以及正反势力的激烈对抗， 因此 “宏大叙事” 成分较多， 故事线索简洁明了，
较少在秩闻琐事、 个人情感等环节上流连。 到了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 政治氛围减压， 革命话语不再是

日常生活场域的主要声音， 老式的正反势力斗争故事一方面令观众觉得过于直白易懂， 另一方面正反

面人物过于黑白分明的对立 （没有灰色地带、 人物的政治抉择毫无犹豫和摇摆） 也让人觉得不够真实。
因此， 影视艺术家们力求从真实性、 艺术性上改进主旋律作品， 在保留宏观视野和架构的同时， 开始

往历史的骨架上填充生动鲜活的细节， 为人物言行构建真实动人的多维语境， 以微观叙事填补、 支撑、
赋彩于宏观叙事， 让影视片呈现出更精细、 真切， 更具意识形态说服力的面貌。

除了表现史实细节以外， 微观叙事追求的另一个特点是人物塑造方面的立体化、 多维化。 当代主旋

律影视创作的重要艺术理念是： 政治领袖或英雄人物不要停留在扁平的意识形态符号水平， 不要对其

无限神化和偶像化， 而应试图对人物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塑造， 使他们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的

人。 近年来主旋律影视片一个明显进步就是认真塑造 “圆形人物”， 力求多角度、 多层次展示人物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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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心理、 情感， 除了正面描写其革命形象、 政治行为， 也致力于表现他们亲情、 友情、 爱情等方面

的行为与心态， 展现其富于生活气息的个人特色———因为尽量真实地展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其真实

的历史文化语境中、 在各种现世情感与人物关系的牵连冲突中最终是如何做出无私忘我、 利国利民的

重大抉择， 自然地实现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 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的对接， 才使得观众能够更加信服

与敬仰他们。
　 　 （二） 政治理念伦理化、 情感化， 将抽象的政治道德信念具象化为人物真实自然的正向情感抉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许多 “红色经典” 影片中， 英雄人物的形象常常被提纯拔高到近乎 “神” 的

境界， 成为某种不食人间烟火、 不具人之常情的符号化形象， 缺少独特个性和人伦情感， 甚至有时让

观众觉得把一部电影的主人公换到另一部相似题材的电影里， 也完全可以成立。 这类人物形象到了 ８０、
９０ 年代的观众眼中已显僵化， 很难与当代观众建立起情感联系。 导演康红雷就认为： “英雄也有低潮，
也有恐惧， 同普通人的心理感受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的内心更丰富更坚定， 更能承受失败和风险。 让

英雄走下神坛， 是观众的集体需求。” ［１］

因此，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旋律电影开始致力于让正面人物恢复普通人心灵本应有的丰富性，
同时也将影片所蕴涵的政治理念柔化、 渗透到正面人物的伦理、 情感中去。 原本略显 “僵硬” 的意识

形态主题经过艺术加工， 人物的命运与行动被放置在人伦关系、 情感关系的语境中， 以伦理情感为支

点来设计叙事高潮， 让正面角色的种种政治抉择呈现为真实人物在真切情境中坚毅的持守、 痛切的割

舍、 凛然的选择， 甚至两难处境中痛苦的决断、 儿女情长的同时亦能慷慨无私……热播主旋律电视剧

《激情燃烧的岁月》 （２００１ 年） 就是一部较好地将国家意志与个人情感融合统一的作品， 全剧多处叙事

都先从石光荣和褚琴二人富有人情和意趣的 “个人情事” 讲起， 然后自然地联接到战争、 社会建设等

国家的 “政治事件” 中， 通过将政治信仰、 道德信念伦理化、 情感化的叙事， 将领袖或英雄人物还原

成具有七情六欲的独特的 “这一个” 人， 进而演绎为有饱满生活欲望和丰富感情世界的感性的人， 这

说明革命历史题材、 国家建设、 英雄人物等各类主旋律作品既可以呈现为传统的阶级冲突、 激烈战争，
也可以展现为人性矛盾、 伦理冲突， 影视艺术家们其实有着巨大的情感空间可以去开拓， 将英雄主义、
爱国主义、 国族理想等宏观理念落实到具体人物的勇敢、 无私、 忘我、 悲壮、 受难等情境中， 通过充

盈而又深刻的情感表达， 传递积极、 崇高的价值理念。
（三） 突破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 叙事方法和叙事视角呈现多样化和多方位转变

传统的 “红色经典” 影视片为了突出作品蕴含的正面主题， 让观众易于领会， 常使用鲜明的 “二
元对立” 叙事模式和单线故事线索。 首先在角色设计上是简明的 “正邪对立”， 基本上不存在 “灰色地

带” 和摇摆人物； 其次是一部影片往往只讲述一个单一事件， 大多按历史时间顺序从头至尾进行演绎，
没有过多的副线、 旁支； 此外， 影片的蒙太奇手法运用不会太繁多， 剪辑讲求的是把单线故事流畅地

展现给观众， 时空转换时有明确交代， 基本上不常使用跳接、 心理时空与现实时空混接等夸张的技巧。
这样的叙事方式在过去的审美环境下， 达到了观念突出、 立场鲜明、 叙事晓畅的效果。 但是到了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 这种叙事模式就显得过于简单。 更深层次而言， 从今天的历史观看， 简单地将传统旧

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对立、 将共产党与国民党对立、 将革命运动中的中华民族与西方势力对立起来，
排除了多维度的历史真实， 都是过于粗疏的做法。

从上世纪 ８０ 年代末起， 主旋律影视片开始尝试多元化、 多维度叙事。 常见的艺术手法首先是多线

索交织———即便只讲述单一事件， 也常常在时序上进行变换， 用插叙、 倒叙等方法以设置悬念、 增加意

趣。 其次是主旋律影视片中的人物类型也在增加， 除了典型的正面人物与反派之外， 会增添一些中间

人物如当地乡绅、 宗族长者、 卧底， 以及小人物如乡民、 农妇、 儿童等， 一方面使故事更丰富， 另外

也更真实地展示出一定历史时段里， 从革命者到反动派这两极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层次的人群， 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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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革命的开明人士、 左右摇摆的观望者、 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 朴实无知的百姓等。 再次， 编导们试

图丰富故事线索， 如增加支线、 多线并行、 增加回忆片段等， 使故事曲折回转、 波澜起伏； 与此相关

联的还有蒙太奇手法的多样化， 时空剪辑的丰富性大大增强， 过去与现今时空穿插、 心理时空与现实

时空转换……甚至一些象征蒙太奇镜头出现， 加强了影片的表意功能。 此外， 少数影片还探索多视角

叙事， 从全知全能型叙事转换到个人化视角， 更丰富了影片的表现力。
（四） 引入类型化叙事模式， 借鉴成熟的商业电影经验， 用符合大众既有认知体系的表意策略唤起

观众共鸣

在传统美学观念中， “类型化” 似乎是次等的通俗艺术的特征， 但事实上 “类型化” 并不等于肤

浅、 俗套。 对于电影和电视这两类大众艺术来说， 成熟的影片类型是值得借鉴、 化用的， 最明显的例

证就是好莱坞电影， 它大量地使用各种类型化叙事并形成了非常成熟的生产流程， 而且一直拥有大量

的热心观众， 说明 “类型” 具有巨大魔力。 因此， 当代中国主旋律影视， 要从早些年主流电影过于政

治化、 说教化的僵化模式中摆脱出来， 应当尝试引入类型化叙事。 正如学者贾磊磊所说： “把革命的历

史叙述建立在一种类型化的电影语言模式上， 并且逐渐形成一种经典化的电影样式。” ［２］

类型化是大众艺术的基本美学存在方式， 类型化影片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 其深层原因是它们满

足了大众的集体心理。 首先是满足了大众的审美惯性———大众审美并不像精英知识分子或先锋艺术家

那样寻求突破成规、 探索新意和深度， 大众通常喜欢看到符合自己既有经验的艺术作品。 影视片一旦

展现出某种类型特征， 大众便将其置于自己的 “期待视野” 中， 产生定向期盼， 因此， 成熟的类型片

容易唤起大众的观影欲望。 更深层的原因是： 如果某种 “类型” 能在一个时代的艺术中盛行， 必定因

为它与社会的某种矛盾相关， 并且试图提供一种 （哪怕是简单、 理想化的） 解决方案。 譬如西部片、
武侠片受到观众欢迎， 通常与乱世中存在善恶对立， 以及大众盼望正义战胜邪恶的心态有关。 虽然大

众文化文本提供的解决方法常常显示为简单的线性逻辑， 但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 现代大众文化与

古代神话具有相似的文化功能———即对世界的解释说明和对其间各种矛盾的解决， “神话的思维总是由

意识到各种对立面的存在到寻找解决这些对立面的方法而层层递进、 逐步展开的……神话的目的就是

要提供一个能够解决矛盾的逻辑模式”。［３］ 大众文化中形成的类型化叙事， 包含了特定社会中人们普遍

关切和特别重要的价值和秩序， 类型化艺术作品建构在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与道德观念的根基之

上， 为大众提供一套简明的理解当下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系统。 因此， “类型” 既是一种美学约束 （因其

简化了世界真相）， 同时也是意义源泉 （因其构成了意义系统）。 而主旋律影视作品之所以需要借鉴类

型片叙事， 就是因为负有意识形态教化职责的主旋律影片也要为观众解释当下社会； 但作为积极引导

观众心理的社会主义艺术， 主旋律影片不只是迎合大众心理， 更要引领、 改造和重塑大众审美。
关于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尝试， 较早的有 《龙年警官》， 试图将侦破类型片的叙事模式引入当代警

察题材电影， 之后的 《烈火金刚》 将英雄传奇与枪战类型片融合起来， 《红河谷》 则在爱国主义电影中

融入了西部片类型元素……主旋律电视剧也在类型化方面做了积极尝试， 近年来的电视热播剧形成了

几种突出类型： （１） 草莽传奇。 如 《亮剑》 《我的兄弟叫顺溜》 等， 主人公多为底层出身的战斗英雄，
性格却有不少小毛小病， 是个性鲜明的 “有缺陷的” 英雄。 （２） 谍战反特。 如 《暗算》 《潜伏》 等，
以悬疑性见长， 在悬念与惊悚的情节设置里， 观众被牢牢吸引， 并在最终谜底揭晓时获得一种满足体

验。 （３） 英雄美人。 如 《激情燃烧的岁月》 《军歌嘹亮》 等， 此类题材借用传统的英雄佳人叙事类型，
来表现战斗英雄与革命女青年的爱情和婚姻。 （４） 青春偶像。 如 《恰同学少年》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
等电视剧， 将革命领袖和青春偶像、 红色题材和清新格调进行了成功结合， 成为 “红色青春偶像剧”。
类型化叙事的成功引入， 将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体想象和观众个体的审美趋向、 自我欲望 “缝合” 起来，
深受大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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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代国产主旋律影视的美学意蕴

基于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上述叙事方式， 可以初步体会到其美学特征大致是秉持理性主义， 基本遵

循现实主义原则 （有时出现一些 “革命浪漫主义” 元素）。 从哲学、 美学角度看， 主旋律影视片主要偏

于传统美学立场， 对于 ２０ 世纪风起云涌的各种艺术、 美学思潮， 主旋律艺术家们持谨慎吸收的态度，
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非理性主义、 解构主义、 虚无主义、 荒诞派理论等基本不接受， 对意识流理论、
新历史主义等进行有限的吸纳。 可将当代国产主旋律影视作品的的美学意蕴总结为以下几方面特征：

（一） 观念化———先进理念引导的前瞻性影像艺术

主旋律影视作品在美学上继承了理性主义传统， 首先在叙事层面上表现为明确的逻辑因果关系，
社会因素、 阶级因素等外在动力 （而非直觉、 无意识） 驱动着主人公的行为。 继而在更深层面上体现

为秉持历史进化论， 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相信历史的目的性与非偶然性。 在唯物史观指

导下， 主旋律作品把所讲述的故事放置在进化着的历史阶段中， 每一部影片具体故事的 “小” 逻辑最

终都符合唯物史观的 “大” 逻辑。 这类作品往往赞扬歌颂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物 （或群体）， 批判落后

的一方， 亦即影视片中的 “正” “反” 派是由人物在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决定的， 引领或顺应着历史进

步趋向的人物属于正面阵营， 阻挡历史潮流的属于反派， 而那些保守的、 同情旧势力的角色属于需要

启发和推动的中间人物。
由于有这样的潜在理念的导引， 主旋律影视作品在宏观层面上可以说是 “理念先行” 的， 来自历

史或现实的原始素材在上述预置的观念下被组织、 排列和演绎， 各种有血有肉的人物、 生动鲜明的细

节， 最终应当成为预定观念的影像表征。 因此， 一般来说， 主旋律影视作品不会采用自然主义手法不

加修饰地纪录现实， 而是在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等观念统领之下安排角色、 情节乃至光影声色等镜头

细节。
这也就造成了主旋律影视作品所描绘的人物或世界总是比现实更 “理想化” 的特征———因为要展

示历史进步的趋势、 理想的面相， 所以影视作品中的世界常常比现实更美好， 这也是从苏联的 “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 和中国的 “红色经典” 时期传承下来的特征， 苏联电影塑造的 “典型” 即 “特指与共

产主义理想相关联的特点， 而不是事实实际呈现的方式。 这就意味着许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描绘

的是一个乐观、 理想化的苏联社会形象”。［４］主旋律作品的 “理想化” 并不是要脱离现实去营造空中楼

阁， 而是用艺术方法探索解决现实矛盾的可能性， 展示更先进的历史阶段应当有的样子， 以启示和鼓

舞大众去奋斗和追求。 优秀的主旋律精品肩负着展示信仰、 慰藉大众的使命， 应该 “真实地表达对于

世界和人生的体验和认识， 提供一种人文远景和审美理想， ……要以一种真善美的境界去陶冶和净化

人的灵魂， 以一种更加合乎人性的社会远景来观照现实。” ［５］

（二） 崇高美———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力量及其代表人物的精神之美

美学上对艺术美的分类常分为优美、 壮美等不同类型。 主旋律影视作品大多属于壮美一类， 即主要

展示 “崇高” 美。
西方美学家对 “崇高” 美有多种论述： 朗吉弩斯认为要具备 “庄严伟大的思想”、 “慷慨激昂的热

情” 及高雅措辞等才能达到 “崇高” 境界； 康德把西方传统里原本 “人—神” 之间的关系转换为 “人
—自然” 的关系， 认为崇高是主体面对巨大、 恐怖的自然物， 努力去克服， 由对对象的恐惧而产生的

痛感 （否定的） 转化为由肯定主体尊严而产生的快感 （肯定的）。 而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 崇高不仅

表现在人类征服自然的历程中， 而且更多地与社会、 历史相联系， 体现在人面对历史、 社会等宏大对

象时， 敢于抗争敌对势力、 引领历史大潮、 超越个人欲求、 提升自我人格的精神品质。 在马克思主义

美学中， 崇高美通常还具有道德意义， 体现为正直的人格、 无私的品德、 牺牲 “小我” 的奉献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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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里的 “道德” 又与前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联系， 与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价值观相关———
凡代表历史前进的力量， 为推动历史进步不惜牺牲自我、 奋力抗争的精神品格， 就是高尚的道德， 也

是绝大多数主旋律影视片讴歌的崇高美。
从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常见题材来看， 反映早期共产党人抗日救国、 建立新中国等时期的英雄事迹

的 （如 《建国大业》 《太行山上》 等）， 其 “崇高美” 体现为相对弱小但代表历史先进力量的人物 （或
队伍） 不畏艰险、 与强大的敌对势力抗争的不屈精神； 反映和平年代心怀民众、 艰苦创业的领袖或建

设者行迹的 （如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焦裕禄》 等）， 其 “崇高美” 体现为主人公鞠躬尽瘁、 无私忘

我， 为了广大百姓或国家事业付出远超旁人的精力和心血， 这里没有 “崇高” 通常蕴含的对抗性关系，
个体面对的 “巨大” 对象是广大的社会或宏大的历史潮流， 个人主要通过克服私欲、 净化心灵而投身

到历史洪流中， 与那个宏大对象合一， 成为符合历史目的的主体。 而无论哪种题材， 最终都体现出先

进阶级和正义事业必将胜利的威力， 影片中的崇高人物及其事迹， 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表征体。
当银幕上的主人公最终完成个体欲望与政治目的合一、 个人能量与历史潮流融合时， 往往会产生强大

的美学感染力。
（三） 普泛化———信仰之美的抽象化， 将具体历史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提纯、 上升为更具普泛性的

信仰

从左翼电影到上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的红色经典影片， 大多有一个相同的特点， 就是其中表达的意识

形态理念往往与很具体的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 革命任务紧密关联， 例如反抗日本侵略、 国共战争、
建国初期的土改、 剿匪等， 这种极其紧密的关联使得那些电影在当时对观众产生了非常及时的激励作

用。 但到了和平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那种十分急切的意识形态宣传态势已成历史， 虽然现今的

观众仍能从过去的影视片中感受到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 但这些人物毕竟与当下语境略显疏远， 难以

让受众产生即时的自我激励、 自我提升。 对于主旋律影视创作来说， 如何将艺术作品中人物的精神信

仰、 价值观念最大程度地与当下文化语境相契合， 乃至期许作品与未来的观众也有呼应， 是艺术家们

面对的挑战。
主旋律影视作品应对的策略是： 提升意识形态观念的普适性， 让作品蕴含的信念或价值观超越具

体、 短期的历史需求， 提纯、 抽象化为更普泛化、 能与更长远的历史目的相和的信仰。 简言之， 影片

中主人公虽然仍然身处于具体时空， 但由他的行为体现出的精神信念， 超越了一时一地的形势需要，
呈现为跨越时空的理想主义、 英雄主义气质， 让观众感到： 凡是心怀共产主义信念， 不懈追求着正义、
公平， 正直无私的人， 无论生存于何时何地， 都会有相似的崇高忘我的行动。 由此， 优秀的主旋律影

视作品能更好地与当代民众的心灵对话， 将积极崇高的信仰植入观众心中。
电影 《张思德》 （２００４ 年） 就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 影片将张思德这位朴实憨厚任劳任怨的

普通士兵默默奉献的事迹娓娓道来， 通过描述他在种种日常小事中的执着忘我精神， 塑造出一位平凡

而高洁的 “圣人”， 让人觉得这样的人不仅仅在延安、 在抗战时期会成为优秀士兵， 而且在任何时代都

会是一个由于心怀崇高信仰而坚定无私、 值得追随和仿效的人。 其它许多主旋律影视片如 《蒋筑英》
《我的母亲赵一曼》 等， 也都是通过将主人公的精神、 信念提纯升华， 并与真实的人情人性相融合， 呈

现出一种超越彼时彼地的历史语境的普适信仰， 从而得以跨出某个有限的时空语境， 走进当代、 乃至

未来的观众心中， 将理想主义、 正义追求、 牺牲精神植入个体生命的终极目标。
（四） 理性化———理性主义指导下的完整叙事， 明确的逻辑因果关系导向闭合结局

总体而言， 主旋律影视片都遵循着理性主义、 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 对感性直觉、 无意识等非理性

叙事元素则基本排斥。 虽然大众在观影过程中对意识形态理念的接受既有显意识层面的认同、 也在无

意识层面被感染， 但在影片的正面表述中不会强调心理直觉或无意识对人物行动的支配影响， 叙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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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外部行动层面上运行。 由于肩负着传输正面积极理念的任务， 主旋律影视作品必然要以明确的因

果关系呈现人物的政治立场和信仰抉择所导致的人生走向和事件结果， 才能牢固地树立起影片的价值

观， 即积极、 先进的立场观念和政治抉择必然导向成功人生及美好结局。 所有的主旋律作品， 无论展

现的是个人命运还是国族运势， 都不会允许 “生命无常” “偶然因素决定论” 等理念出现。 由此产生的

叙事模式， 人物行动必然形成完整的逻辑链， 组成从发生到结局的流畅、 圆满的故事。
此外， 近年来开始流行的 “游戏化” 叙事， 即一个事件在影片中可能呈现出多种走向， 如同电子

游戏一般有多样化的运行路径， 每一条路径导致不同的情节发展链环及不同结局 （如著名后现代电影

《罗拉快跑》， 让女主角从相同时空起点出发， 三次去拯救男友， 前两次失败死亡后又 “复活” 重新再

试， 具有非常典型的 “游戏” 特征）， 这种叙事方式也是主旋律电影不允许的。 主旋律作品遵循唯物主

义和现实主义法则， 片中人物的命运只有唯一走向， 每一项行动导致一种结果， 不可能多样化或推翻

重来。 主旋律影视片的叙事空间是边界明确、 路径清晰的， 不会让影片以茫然模糊的 “开放性” 结局

结束， 而且结局必然是正面人物 （或团体） 赢得最终胜利。
以明确的逻辑链条导向正面人物的最终胜利， 这种常规模式并非简单地迎合普通观众喜爱 “大团

圆” 欢乐结局的心理， 而是体现了国族理想所应当使用的叙事策略， 因为主旋律作品负有为国家、 集

体探索和展示未来光明前景、 为解决现实矛盾提供答案的职责， 即如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 要 “提
供一个能够克服矛盾的逻辑模式” ［６］ ， 如此方能凝聚民心， 鼓舞士气。 所以我们看到近年来的主旋律电

影， 从反映先进人物的如 《蒋筑英》 《焦裕禄》 《周恩来》， 到展现宏大历史事件的如 《大决战》 《横空

出世》 《生死抉择》 等， 莫不遵守着这样的叙事规则， 实现塑造正确价值观、 建构美好国族梦想、 预示

未来光明前景的艺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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